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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多
年
前
，
蔣
彥
士
常
常
這
哼
想
：
「
將
來
，

我
們
學
問
能
有
沈
老
師
一
半
好
就
行
了
。
」

對
物
理
學
家
沈
君
山
來
說
：
「
父
親
的
學
問
好
，
道
德
高
，
是
我
終
生
效
法
的
榜
棕
。
」

八
十
二
歲
的
沈
宗
懶
博
士
却
說
：
「
我
是
農
家
子
弟
，

在
困
苦
中
求
學

，
能
有
今
天
，

我
很
滿
足
。
」

訪
問
沈
宗
瀚
博
士
，
一
直
是
我
的
意
願
之
一
。
因
為
，
說
到
中
囹
訂
農
業
發
農
及
農
業
四
廌
，
自

然
地
就
會
聽
到
沈
宗
瀚

博
士
的
大
名
。

那
天
，

我
依
約
走
入
農
復
會
顧
問
室
，
沈
博
士
已
控
端
坐
旂
候
客
．
而
且
，
他
已
將
自
己
這
八
十
年
來
的
經
歷
寫了
個
提

要
．

從
這
種
小
地
方
，
我
就
覺
得
他
是
個
細
心
而
體
貼
的
人
。

對
他
來
說
，

這
一
生
他
都
擁
有
一
個
妤
習
慣
1

守
時
。

他
一
點
也
不
顒
老
，
算
算
，
今
年
該
是
八
十
二
歲
了
，
灰
褐
色
的
西
裝
，
暗
紅
色
的
領
帶
，
看
起
來
年
輕
而
精
砷
。
難
得

從
農
夫
到
學
者

沈
宗
瀚
的
故
事

，
、

T 

胡
有
瑞

,., 
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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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這
一
生
，
他
首
先
這
樣
說
：
「
從
小
，
我
的
環
境
很
苦

，
也
可
以
說
，

我
是
在
窮
困
中
自
我
奩
隔
地
求
學
問
。
」

接
着
，
他
又
紿
了
我
這
樣
一
個
概
念
：
「
我
們
那
個
時
候
，

學
農
的
很
多
，
不
過
，
我
是
唯
一
的
農
家
子
弟
學
農
的
。

」

看
看
面
前
這
位
愉
悅
、

滿
足
的
長
者
，
再
想
想
這
些
年
來
他
與
農
復
會
的
種
種
，
我
拿
起
了
那
本
綠
皮
燙
金
題
字
的

「
沈

宗
新
自
述
」
，
決
定
要
好
好
地
發
掘
這
位
農
業
專
家
勱
學
及
成
功
的
秘
訣
。

在
自
傳
中
，
他
這
樣
寫
滔
；

「
余
生
長
農
村
，
自
幼
范
助
家
中
農
事
，

牧
牛
、

車
水
、

除
草
、

旅
糞
、

收
穫
丶
哂
穀
丶

藎

蠶
、

義
鷄
等

，
頗
爲
熟
練
，
且
深
悉
農
民
疾
苦
，

遂
毅
然
立
志
爲
最
大
多
數
辛
觔
之
農
民
服
務
。
」

胡
適
博
士
在
爲
這
本
自
傳
的
前
半
部
「
克
難
苦
學
記

」
寫
序
時
，
對
沈
宗
瀚
的
苦
苦
歷
程

，
不
僅
讚
佩

，
且
極
同
情
，
他

曾
這
樣
寫
着
：

「
這
一
自
傳
是
最
有
趣
味
、

最
能
說
老
賀
話
的

，
也
是
最
可
以
鼓
勵
靑
年
人
立
志
向
上
的
。
」

胡
適
博
士
說
，

在
「
克
難
苦
學
記
」
中

，
下
面
這
些
記
載
讀
來
使

人
感
動
、
佩
服
：

「
沈
先
生
十
五
歲
考
進
餘
姚
縣
第
四
門
鎮
私
立
誠
意
高
等
小
學
堂

，

因
爲
家
貧

，
取
得
寒
額
待
遇
，

可
免
學
宿
膳
費
，
在
這
學
堂
住
了
四

年
，
民
闞
元
年
冬
季
畢
業
。
在
這
四
年
之
中

，
他
父
親
供
給
了
他
七
十

二
元
的
學
校
戥
用
(
包
括
盅
籍
雜
毀

)
o
沈
先
生
說
：

「
此
為
吾
父
給

余
一
生
之
全
部
求
學
毀用
也
。
」

「
他
十
八
歲
才
畢
業
高
等
小
學
，

那
時
候
，

家
中
經
濟
狀
況
更
困

難
了
，
他
父
親
不
但
佣
力
供
給
他
升
學
，
並
且
還
逼
迫
他
畢
業
後
就
去

做
小
厙
縠
員
，
要
他
分
擔
養
家
的
査
任
，
這
個
糍
稻
求
學
與
就
業
菀
家

的
是
，
慈
祥
的
笑
臉
上
，
閃
現
着
稹
極
｀
沉
穏
而
樂
觀
的
神
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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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
書
與
治
學

的
衝
突
問
題
，
是
他
靑
年
時
代
的
最
大
困
難
，
也
是
他
克
難
苦
學
記
的
中
心
問
題
。
」

沈
先
生
的
父
親
對
他
說
：
「
如
吾
有
田
，
可
賣
田
爲
汝
升
學
。
如
吾
未
負
債
足
以
自
給
，
吾
亦
可
借
債
送
汝
升
學
。
乃
今

債
務
未
了
，
利
息
加
重
，
必
須
每
年
付
清
利
息
。
如
無
汝
之
收
入
，
吾
明
年
利
息
亦
不
能
支
給
，
奈
何
？
」

要
養
家
，
要
升
學
，
就
在
這
種
生
活
逼
迫

、
精
神
威
脅
中
，
沈
博
士
以
毅
力
，
以
決
心
，
依
然
能
在
萬
難
中
完
成
農
科
學

業
，
而
且
到
美
國
康
乃
爾
大
學
深
造
。
當
然

，

這
其
間

，
他
爲
了
求
知
所
受
到
的
金
錢
壓
迫
是
極
大
的
，
他
曾
用
計
騙
過
父
親

，
也
曾
問
人
借
了
皮
袍
到
北
方
就
讀
，
而
爲
了
學
費
．
、
生
活
典
，
以
及
負
擔
家
中
的
債
務
，
他
不
僅
節
衣
縮
食
，
而
且
每
每
東

挪
西
補
。

眞
是
不
容
易
，
而
今
他
成
爲
飽
學
的
農
業
專
家
，
想
想
那
一
段
艱
困
的
苦
學
歲
月
，
他
會
怡
然
自
得
地
說
：
「
我
很
滿
足

，
以
我
的
環
境
能
誼
到
博
士
學
位
。
」

「
我
喜
歡
誼
書
，
可
不
喜
歡
背
書
。
」

沈
博
士
的
文
筆
暢
逹
，
國
學
根
菡
深
厚
，
他
說
：
「
從
小
吃
了
不
少
背
書
的
苦
。
」

他
囘
憶
自
己
，
是
七
歲
啓
蒙
，
第
一
篇
績
的
是
詩
品
，

第
一
天
牘
頭
二
句
：
「
大
用
外
腓
，
眞
體
內
充
。
」
一
開
始
就
是

背
，

「
我
眞
害
怕
背
書
。
」

書
雖
然
不
會
背
，
他
的
文
章
可
寫
得
好
，
而
且
文
思
流

暢
，
引
經
據
典

，
很
得
父
親
和
老
師
的
誇
讚
。
他
說
：
「
我
想
我

很
有
悟
性
，
書
雖
然
不
會
背
，
作
文
時
要
引
證
書
文
，
我
可
是
記
得
很
清
楚
。
」

在
幼
年
，
他
先
後
讀
了
孝
經
｀
四
書
、
左
傳
、
詩
經
、
古
文
觀
止
、
東
萊
博
議
等
書
，
這
些
都
奐
定
了
他
國
學
的
根
菡
。

當
時
，
他
除
了
讀
書
，
每
天
還
要
下
田
工
作
，
在
田
野
間
辛
勱
栽
種
時
，
他
常
想
：
「
爲
什
麼
有
人
種
的
田
好
，
有
的
田

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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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
不
好
，
一
定
有
原
因
。
」

同
時
他
也
感
到
，
農
人
太
苦
了
，
每
天
辛
勤
地
做
，
收
稷
却
極
有
限
，
遇
到
了
病
痛
更
是
苦
。
「
我
的
三
哥
就
是
得
了
寄

生
蟲
病
，
那
種
苦
楚
典
是
使
人
受
不
了
。
」
因
此
，
他
就
想
，

農
夫
忙
田
事
，

除
了
辛
勤
還
得
再
有
方
法
才
行
。

日
常
進
修
中
，
他
承
認
自
己
受
王
陽
明
、

曾
國
藩
｀

梁
啓
超
三
人
的
影
密
最
大
。
「
我
對
王
腸
明
的
知
行
合
一
學
說
下
過

一
番
工
夫
；
曾
國
藩
的
做
人
，
尤
其
是
他
勤
寫
日

記
，
使
我
也
義
成
了
記
日

記
的
習
慣
，

有
時
記
思
想

、

有
時
記
日
常
瑣
事
。

」
而
梁
啓
超
所
提
倡
的
愛
國
民
主
思
想
，

更
震
盪
了
他
整
個
心
娠
。

「
做
一
個
有
用
的
人
。
」
這
是
他
受
到
這
三
位
學
者
的
影
響
後
，
對
自
己
所
定
下
的
原
則
。

他
當
時
想
：
「
中
圈

最
苦
的
爲
農
民
，
而
我
最
瞭
解
的
就
是
農
業
，

學
農
吧
！
」

那
年
他
才
十
七
歲
，

於
是
，

這
分
意
願
就
持
散
了
大
半
輩
子
。
他
由
筧
橋
甲
種
農
校
牘
起
，

然
後
就
誼
北
京
農
業
專
門

學
校
。

「
當
年
，
去
學
農
的
並
不
是
出
身
農
家
的
子
弟
，
大
都
是
考
不
取
別
種
學
校
退
而
學
農
的
富
家
子
弟
。
眞
正
出
身
農
家
又

學
農
的
，
我
是
第
一
個
。
」

在
求
學
期
間
，
他
日
以
繼
夜
的
詔
書
，
他
自
己
鼓
勵
自
己
：
「
余
學
不
如
人
，
若
不
迎
頭
趕
上
，
則
成
不
學
無
術
之
人
，

在
社
會
爲
一
寄
生
蟲
，
余
生
何
爲
，
倘
勤
學
而
死
，
尙
可
顯
示
余
之
努
力
，
所
謂
鞠
躬
盅
瘁
是
也
，
勤
學
而
能
自
立
立
人
，
做

一
番
聶
灝
烈
烈
之
事
業
，
則
生
而
有
趣
矣
。
」

抱
着
「
非
讀
書
不
行
」
的
意
念
，

從
中
學
以
迄
留
學

，
他
不
放
棄
每
一
個
深
造
的
機
會
，
也
不
放
鬆
每

一
分
鐘
諮
書
的
時

刻
，
除
了
學
校
的
課
業
，
他
更
努
力
自
我
進
修
。

「
詔
書
的
方
法
很
重
要
。
」
他
說
，
自
己
瑨
書
之
餘

，
遇
到
不
懂
的
必
定
去

「
問
」
，
而
且
看
了
書
必
須
用

「
思
想
」
，

也
就
是
用
分
析
的
法
則
尋
求
新
知
識
。

他
承
認
，
「
這
一
生
的
求
知
心
極
強
。
」
時
時
感
到

「
學
問
不
足
」
，
於
是
逼
迫
自
己
更
用
功
的
讀
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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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中
學
開
始
我
們
學
過
日
文
，
當
時
是
隨
便
學
的
，
課
外
進
修
我
全
看
日
本
書
，
以
前
的
日
文
書
比
較
容
易
看
，
其
中
有

許
多
中
國
字
，
後
來
一
想
，
日
文
書
多
半
是
翻
譯
自
英
文
書
籍
，
自
己
爲
什
麼
不
學
好
英
文
呢
！
」

在
國
立
北
京
農
業
專
門
學
校
時
，
沈
博
士
決
定
學
好
英
文
，

說
了
就
做
。
他
規
定
自
己
每
天
必
誼
英
文
生
字
卡
片
十
張
，

每
天
清
晨
就
起
來
，

在
操
場
上
一
面
散
步
一
面
背
生
字

，
而
夜
間
就
朗
誦
讀
本

，
做
文
法
練
習
、

造
短
句
。

他
曾
囘
憶
那
段
苦
讖
英
文
的
日
子
：
「
黎
明
卽
起
，

至
操
場
朗
誦
並
背
誦
生
字
四
五
十
個
，

入
晚
冉
讀
英
文
課
本
或
作
文

，
夜
間
常
溫
詔
至
一
二
點
鐘
或
鷄
鳴
始
睡

，
梢
力
不
繼
，
則
於
夜
半
食
生
鵝
蛋
二
枚
，

蛋
冷
凍
使
余
清
醒
，

並
不
致
飢
餓
，
自

認
乃
省
綫
衞
生
之
方
法
。
有
時
倦
不
可
支
，
則
閉
目
瀕
砷
片
刻
後
復
讀
。
有
時
甚
至
以
指
甲
切
肉
，
或
以
握
拳
捶
頭
自
醒
。
余

不
善
記
憶
，
以
背
誦
生
字
爲
最
苦
。
常
自
言

木
頸
，
何
尙
不
刻
入
此
字
，
故
將
手
錄
生
字
小
冊
藏
於
袋
中
，

隨
時
隨
地
取
出
閱

誼
，
人
多
見
而
笑
之
。
余
默
嘆
曰.. 
世
人
何
知
余
心
苦
，
誤
笑
同
爲
庸
碌
人
。
」

就
這
樣
的
苦
詔
，

結
果
，
他
的
英
文
說
與
寫
都
同
樣
流
暢
，
也
因
此
，
考
取
了
奬
學
金
到
美
園
康
乃
爾
大
學
深
造
。

「
不
好
高
騖
遠
，
不
好
出
風
頭
。
」
這
是
他
個
性
的
寫
照
，
牘
書
時
如
此
，
做
學
問
亦
然
。

「
農
業
是
最
講
求
箕
際
的
。

」

問
、
想
、
辨
別
，
這
三
樣
，
是
沈
博
士
治
學
的
三
大
法
賓
。
「
不
懂
的
就
要
問
，
要
想
，
想
通
了
還
得
與
賀
際
相
連
繫
。

」

「
我
做
過
農
夫
，

知
道
問
的
重
要
性
，

要
知
道
農
業
處
處
是
學

問
。

」

每
一
個
農
夫
，

對
耕
種
有
過
成
功

，
也
有
過
失
敗

，
無
論
是
成
功
或
失
敗
，
一
次
經
歷
就
是
一
次
心
得
。
「
我
作
過
農
夫

，
知
道
颱
人
的
困
難
，
也
了
解
他
們
可
愛
的
地
方
，
我
更
發
現
，
天
下
最
會
想
辦
法
的
都
是
農
人
，
他
們
要
與
大
自
然
相
搏
鬪

，
也
要
與
環
境
互
相
適
應
，
遇
到
困
難
不
想
辦
法
怎
行
？

」

「
我
常
想

，
任
何
的
工
業
，
都
是
在
一
個
房
子
中
進
行

，
而
農
業
，

生
存
與
競
爭
的
空
間
却
是
大
自
然
。
」

這
五
辶
＾
十
年
來
，

沈
博
士
的
治
學
空
間
，
不
僅
僅
限
於
書
房
，
而
是
擴
展
到
田
野
。
「
別
人
說
，
秀
才
不
出
門
能
知
天

下
事
，
而
學
農
的
人
却
不
行
，
必
須
要
走
到
田
間
才
行
。

」

1 

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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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
到
機
會
，
他
就
到
田
誾
走
走
。

「
莓
次
出
去
，

必
然
會
有
『
新
得
』
，

一
直
到
現
在
都
是
這
樣
，
我
一
面
看

，
一
面
學

，

更
時
時
與
農
夫
聊
天
，

吸
取
他
們
的
經
瞼
。
」

每
走
在
田
梗
上
，

每
獲
得
了
心
得

，
沈
傅
士
說
：

「
那
濊
味
典
是
棨
越
傾
窮
。
」

「
我
常
常
對
學
生
們
說
，

學
了
農

，
不
是
研
究
歳
十
年
就
行
，
而
是
要
研
究
一
輩
子
。
」

沈
搏
士
說
，

年
輕
時
以
及
現
在
，

他
都
宮
歡
聽
演
講
，

一
生
之
中
，
他
覺
得
最
可
珍
惜
，
也
是
獲
盎
最
多
的
是
在
北
平
求

學
及
敎
書
時
候
。

「
那
時
常
聽
名
人
演
諮
，
獲
盆
良
多
，

尤
以
杜
威
在
敎
育
部
演
誥，
胡
適
先
生
譯
述
，
得
盎
更
多
。
」

對
敎
育
家
杜
威
的
科
學
哲
學
方
法
，
研
究
事
理

，

與
處
世
爲
人
之
道
，

從
演
講
中
他
都
深
入
的
瞭
解

，
他
說
：
「
修
義
更

進
一
層
矣
。
」

杜
威
旳
演
講
內
容

，
沈
博
士
深
深
記
得
，
而
且
受
盆
極
多
的
有
下
列
幾
次
：

民
國
八
年
十
二
月

七
日
：
杜
威
謂
科
學
研
究
眞
理
的
方
法
，

不
外
根
據
事
咒
，

以
實
險
求
得
眞
理
。
事
前
有

一
計
劃
，
預

防
種
種
失
敗
，
故
遭
遇
失
敗
時
亳
不
灰
心
。
更
以
毅
力
詳
推
失
敗
之
理
由
，
俾
得
發
明
理
由
。

民
园
八
年
十
二
月
十
匹
日
：
杜
威
謂
敎
授
科
學
，

當
由
日
常
日
用
之
物
蒞
手
，
年
進
一
年
，
以
成
專
門
學
者
。
最
後
之
研

究
，

亦
宜
以
賀
用
為
目
的
。

民
固
九
年
二
月
十
五
日
：

杜
威
講
道
德
敎
育
，

敎
育
當
訓
練
人
之
謙
盅

，
無
成
見
，
負
立
任
，
事
前
再
三
徬
思
，
預
知
事

之
難
處
，
決
斷
似
行
時
，
務
宜
堅
持
到
底
，
百
折
不
梲
，
成
敗
禍
福
－
r
t
l自任
。

」

生
平
的
樂
事

k~ 

子
曰
：
得
天
下
英
才
而
敎
之
，
一
樂
也
。
而
沈
博
士
也
常
說
，
他
這
一
生
最
得
意
的
事
就
是
敎
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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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我
只
敎
了
十
一
年
的
書
，
但
我
的
學
生
，
個
個
比
我
好
。
」
說
話
的
時
候
，
語
－
音
是
高
興
中
透
着
得
意
。
而
箕
際
上，

國
內
有
數
的
幾
位
農
業
學
家
，
全
是
他
一
手
訓
練
的
學
生
，
而
且
，
如
師
如
兄
的
情
誼
，
三
、
四
十
年
來
依
然
濃
醇
、
依
然
芳

馥
。

展
開
敎
書
的
工
作
，
是
民
國
十
五
年
的
三
月
，
他
從
康
乃
爾
大
學
學
成
歸
來
以
後
。

「
我
除
了
敎
書
，
並
主
持
小
麥

、
高

粱
、
水
稻
等
育
種
工
作
，
直
到
廿
六
年
，
因
抗
日
戰
爭
政
府
西
逕
，
才
辭
了
金
陵
大
學
，
整
整
敎
了
十
一
年
。」

在
金
陵
大
學
，
他
敎
遣
傳
學
與
作
物
育
種
學

。
那
十
一
年
裏
，
他
的
嚴
，
是
有
了
名
的
，
可
是
，
學
生
們
仍
然
願
意
上
這

門
課
，
「
因
爲
可
以
學
到
很
多
。
」

沈
博
士
說
，
「
我
訓
練
學
生

，
要
他
們
：
知
之
爲
知
之
，
不
知
爲
不
知
。
不
知
道
絕
不
可
停
下
來
，
一
定
要
看
參
考
書
找

出
答
案
，
書
中
如
果
沒
有
，
就
得
做
咒
驗
去
發
掘
。
」

「
學
生
們
對
我
沒
辦
法
，
因
爲
，
我
自
己
喜
歡
到
田
裏
做
賀
地
研
究
，
學
生
們
也
只
有
跟
蒞
去
做
。
」

在
他
的
記
憶
中
，
學
生
們
最
怕

「
插
秧
」
了
。
可
是
不
插
不
行
，
在
「
沈
老
師
」
的
面
前
，
不
做
就
是
不
行
，
絕
不
通
融

，
也
絕
不
折
扣
。

「
我
常
說
，
學
生
和
敎
師
必
須
同
樣
用
功
，
敎
學
才
有
進
步
。
」

「
上
課
前
一
天
，
我
自
己
必
定
作
充
分
的
準
備
。
一
上
課
，
先
對
前
堂
課

敎
的
作
五
分
鐘
的

口
試
，
或
者
是
筆
試
。
而
且

，
上
課
必
定
點
名
，
絕
不
准
腈
假
及
遲
到
。
」

在
當
年
的
金
陵
大
學
，
這
是
一
個
很
有
名
的
故
事
：

已
故
的
農
林
踞
長
金
隔

鎬
，

當
年
是
金
大
足
球
塚
的
中
鋒
大
將
，

有
個
星
期
六
的
下
午

，
沈
敎
授
要
補
授
淄
傳
學
賀
驗
，

剛
巧
那
天
是
金
大
與
聖
約
翰
大
學
的
足
球
照
，

於
是
體
育
老
師
特
別
為
金
陽
鎬
向
沈
敎
授
請
假
。
到
了
星
期
一
上
課
時
，
金
腸

鎬
的
口
試
得
了
零
分
，
學
期
平
均
分
數
也
只
得
了
丙
。
從
此
，
金
鵑
鎬
就
退
出
足
球
睺
，
絕
不
敢
再
腈
假
。

這
個
故
事
，
沈
敎
授
也
常
常
愛
向
後
輩
提
起
，
而
且
他

一
再
說
明
，
金
隔
鎬
平
時
就
是
他
最
喜
歡
的
學
生
，
就
由
於
愛
護

AU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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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的
才
，
更
不
放
鬆
敎
誨
了
。

現
任
敎
育
部
長
蔣
彥
士
也
是
沈
敎
授
的
得
意
門
生

，
在
跟
隨
他
受
敎
和
工
作
中

，
沈
敎
授
說
：

「
我
的
嚴
，
議
他
吃
足
了

苦
頭
。
」
記
得
，
蔣
彥
士
任
叻
敎
的
時
候
，
每
天
的
工
作
更
重
、

更
苦
，
因
爲
，
沈
敎
授
全
副
心
力
都
放
在
敎
害
和
研
究

上
，

每
天
來
得
早
走
得
晚
不
說
，
侮
到
迴
六
和
週
日
，
他
更
是
全
天
候
下
田
作
1
1驗
，

擔
任
助
敎
的
蔣
彥
士

也
只
有
陪
同
工
作
。
「

後
來

，
蔣
太
太
曾
經
向
我
訴
苦
，

當
年
他
們
交
朋
友
時
，

蔣
彥
士
約
了
她
看
電
影

，
一
聽
老
師
週
日
下
田
，
也
就
只
得
取
消
約

會
了
。

」
一
說
起
這
些
往
事
，

一
說
起
這
些
學
生
，
沈
博
士
的
神
情
就
份
外
的
愉
悅

，
也
格
外
的
精
神
。

「
對
待
學
生
，
我
全
用
誠
和
苦
心
，
要
知
道
，
所
敎
的
學
生
一
定
要
比
自
己
好
，
這
樣
國
家
才
有
希
莘
。
」

因
生
報
國
的
心
假
，
就
這
樣
淡
淡
地
流
踞
了
出
來
。

在
敎
學
中

，
沈
敎
授
也
常
常
發
掘
自
己
的
不
足
而
求
取
更
進
一
步
的
知
識
。

當
年
，
兩
位
由
化
學
系
轉
到
農
學
院
的
學
生
章
錫
昌
和
蔣
彥
士

，
沈
敎
授
發
現
他
們
兩
人
，
在
補
讀
農
學
院
功
課
時
，
理

解
力
強
，
成
績
極
佳
。
「
我
因
此
發
現
而
且
相
信
，

學
農
的
學
生
應
該
多
諮
數
學

、
物
理
、
化
學
的
功
課
，
科
學
基
礎
立
穏
，

可
以
訓
練
理
解
力
。
」

這
時
，
他
也
發
視
自
己
在
數
理
方
面
也
應
加
強
，
於
是
：

「
我
立
卽
到
數
學
班
旁
聽
大
代
數
和
微
積
分
。
那
時
，
敎
授
旁

聽
，

在
學
校
是
件
稀
奇
事
。
」

每
天
，

我
都
要
到
敎
育
部
採
訪
。

那
天
，
就
在
走
廊
上
遇
到
了
敎
育
部
長
蔣
彥
士
。
我
想
，
他
是
沈
博
士
的
得
意
門
生
，
何
不
聽
聽
他
心
目
中
的

「
嚴
師
」

沈
宗
瀚
與
蔣
彥
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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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形
相
。

「
你
要
我
談
談
沈
先
生
，
好
，
眞
好
，
我
想
，
我
是
最
瞭
解
他
的
學
生
了
。
」
蔣
部
長
笑
咪
咪
地
一
口
就
答
應了
。

看
看
日
程
表
，
部
長
的
會
似
乎
排
得
滿
滿
的
。
他
側
着
頸
想
了
想
：「
要
談
，
要
仔
仔
細
細
好
好
地
談
，

I－
一言
兩
語
是
說

不
完
的
，
我
要
找
一
個
長
點
的
時
間
。
」

短
短
的
幾
句
話
，
就
可
以
聽
出
，
沈
博
士
在
這
位
「
部
長
學
生

」
的
心
目
中
，
那
分
藎
是
有
多
重
，
這
情
感
又
有
多
譏
。

「
沈
先
生
的
學
問
眞
是
好
得
透
頂
。
」
蔣
彥
士
心
悅
誠
服
地
形
容
他
的
老
師
。

在
金
大
農
學
院
，
敎
造
傳
學
和
育
種
學
的
沈
敎
授
，
是
學
生
敬
畏
的
偶
像
。
「
他
騎
着
一
輛
脾
踏
車
，
穿
梭
在
田
間
，
侮

看
到
他
，
同
學
們
就
想
，
『
有

一
天
，
我
們
的
學
問
有
他
一
半
就
好
了
。
』

」

「
他
敎
課
眞
嚴
，
誰
缺
課
，
他
必
定
責
備
，
而
且
他
很
守
時
，
絕
不
浪
費
一
分
鐘
，
當
時
他
是
全
校
一
流
的
敎
授
，
我
們

都
以
他
做
爲
模
範
。
」

沈
敎
授
除
了
敎
課
外
，
也
任
中
央
農
業
試
驗
所
總
技
師
，
負
査
全
國
性
小
麥
改
良
工
作
。
「
他
所
負
資
的
金
大2
9
0
5小
麥

育
種
，
曾
是
長
江
流
域
最
好
的
品
種
。
」
接
着
，
政
府
成
立
全
國
稻
米
改
進
所
，
也
是
由
沈
博
士
負
責
。

「
我
畢
業
後
，
沈
先
生
介
紹
我
到
這
兩
個
所
工
作
，
攙
任
他
的
助
理
，
我
們
經
常
要
在
田
中
工
作
，
溍
小
麥
的
品
種
、
試

驗
，
他
觀
察
極
敏
銳
，
極
認
眞
。
」

最
令
蔣
彥
士
佩
服
和
難
忘
的
是
：
「
沈
先
生
在
田
間
看
小
麥
雜
交
的
後
代
，
簡
直
就
像
看
相

一
樣
，
準
確
無
比
。
」

在
那
段
日
子
中
，
生
活
是
移
苦
的
。
「
我
不
是
農
家
子
弟
，
以
前
根
本
沒
有
下
過
田
，
跟
隨
沈
先
生
工
作
後
，
那
工
作
和

情
景
，
簡
直
諷
我
成
爲
了
一
個
小
農
夫
。
」

除
了
工
作
時
，
沈
先
生
釘
牢
蔣
疹
士
外
，
到
了
晚
間
，
還
逼
着
他
讀
書
。
「
他
要
求
我
們
嚴
，
每
本
有
關
的
書
都
要
我
們

詔
，
逼
羞
大
家
不
斷
地
進
修
。
」

學
問
之
外
，
蔣
疹
士
更
佩
服
老
師
的
爲
人
和
修
筌
。
「
他
是
經
師
，
也
是
人
師
。」

Nr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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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他
是
位
重
感
情
，

具
有
癌
牲
、
服
務
猜
砷
的
人
。
」
蔣
彥
士
囘
味
着
過
往
，
他
懇
切
地
述
說
蒞
。

「
民
國
廿
六
年
，

政
府
逼
到
大
西
南
，

我
們
也
跟
着
疏
散
，
當
時
規
定
每
個
人
只
准
帶
一
個
舖
蓋
、

一
個
箱
子
。
我
一
看

，
沈
先
生
帶
了
一
箱
的
苞
衣
服
，
當
時
我
就
請
他
換
幾
件
好
點
的
衣
衫
，
沒
想
到
，
他
立
卽
正
色
對
我
說
：
「
逃
難
，
怎
可
穿

新
衣
服
。
」

在
蔣
彥
士
與
沈
博
士
相
處
的
年
歲
中
，
他
深
切
體
認
到
沈
博
士
「
念
苞
」
情
感
的
深
濃
。
「
他
是
一
位
有
充
沛
情
感
的
人

，
不
僅
是
對
人
，
對
物
也
有
着
極
深
的
念
舊
心
。
」

「
沈
先
生
在
長
沙
時
，

曾
完
成
了
克
難
苦
學
記
的
手
稿
，
由
我
代
他
抄
寫
，

抄
完
全
書
，
我
更
欽
佩
他
是
位
性
情
中
人

，

譬
如
，
他
出
國
留
學
時
，

需
要
添
製
衣
裝
，
他
全
買
菩
大
衣
；
盅
皮
鞋
，
處
處
表
現
他
克
勤
克
儉

，
不
慕
虛
榮
的
心
性
，
而
書

中
字
裏
行
間
所
流
露
出
的
，
就
全
是
一
片
濃
重
的
感
情
。
」

「
逃
難
，

誰
不
想
爭
先
恐
後
！
可
是
，
沈
博
士
交
代
學
生
們
「
絕
不
可
爭
，
一
定
要
議
。
」
他
又
告
訴
大
家
：
「
愈
是
困

難
時
，
愈
要
隈
人
。
」

在
一
股
勁
地
諷
之
下
，
蔣
彥
士
說
：
「
結
果
，

我
們
上
了
船
後
，
沒
有
床
位
，
只
有
不
睡
登
站
到
了
漢
口
。
」

那
滋
味
是

啓
苦
的
。

「
我
們
在
沈
先
生
精
紳
的
感
召
下
，

只
有
咬
緊
牙
關
地
搞
下
去
，

犧
牲
、

服
務
，
一
直
是
他
做
人
的
原
則
。
」

「
他
做
事
有
毅
力
、
有
耐
力
。
」
蔣
彥
士
說
，
抗
戦
勝
利
復
員
囘
到
江
南
，
沈
博
士
負
責
中
央
農
業
試
驗
所
的
工
作
。

「

那
日
子
典
苦
，

大
家
住
在
鄉
下
，
環
境
很
差

，

像
我
，
一
家
三
口
只
有
一

小
間
房
，

大
家
賺
的
錢
只
移
溫
飽
而
已
，
而
沈
先
生

與
我
們
同
住
，
同
樣
的
吃
苦
，

在
他
的
帶
領
下
，
苦
雖
然
是
苦

，
但
精
胂
上
大
家
非
常
開

心
。
總
認
爲
我
們
是
在
大
自
然
環
境

中
在
爲
中
國
的
未
來
而
努
力
。
」

沈
先
生
常
常
說
：

「
中
國
人
口
中
，
百
分
之
八
十
為
農
民
，
地
大
物
博
，

農
業
復
興
可
以
增
產
報
國
。

」
抱
着
這
一
目
的

，
一
羣
學
生
就
緊
緊
地
跟
隨
着
他
的
左
右
。
「
我
們
是
志
同
道
合
，
像
金
腸
鎬
、
馬
葆
之
，
我
們
一
直
跟
着
他
。

」
這
一
羣
，

就
陶
醉
在
自
己
的
理
想
中
，
絲
亳
不
受
物
質
的
引
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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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
彥
士
常
說
：
「
沈
先
生
不
僅
是
農
業
專
家
，
也
是
政
府
農
業
政
策
的
重
要
諮
詢
人
。
」
對
國
家
農
業
政
策
的
改
進
，
以

及
中
國
農
村
復
興
工
作
會
的
成
立
，
全
是
沈
博
士
的
構
想
。

「
大
陸
淪
陷
之
前
，
農
業
高
級
技
術
人
員
能
來
到
臺
灣
，
也
是
沈

先
生
的
功
勞
。
」

「
沈
先
生
極
爲
欣
黨
和
培
植
年
輕
人
。
」
對
學
生
他
是
苦
心
地
栽
培
，
遇
到
有
才
華
、

有
潛
力
的
年
輕
人
，
他
一
樣
地
提

抜
。
「
他
是
位
沒
有
派
系
戳
念
的
人
。
」

「
在
他
的
周
圍
，
他
隨
時
發
現
和
提
拔
人
，
不
問
學
校
，
不
管
來
歷
，
只
要
是
有
學
問
、

有
見
解
｀

肯
努
力
的
，
一
律
培

植
。
」最

使
蔣
彥
士
這

一
生
都
念
念
不
忘
的
，
是
沈
先
生
肯
爲
學
生
的
未
來
作
綬
好
的
考
慮
，
而
且
極
具
苦
心
地
引
導
。

「
去
美
國
以
前
，
我
曾
問
沈
先
生
應
該
選
那
所
學
校
。
當
時
學
農
的
都
是
進
美
國
康
乃
爾
大
學
，
沈
先
生
却
要
我
選
明
尼

蘇
逹
州
立
大
學
，
他
的
理
由
是
：
已
經
有
許
多
人
進
入
康
乃
爾
大
學
，
應
該
有
人
進
入
其
他
的
學
校
，
吸
取
各
大
學
的
長
處
，

爲
了
國
家
的
需
要
，
應
該
有
多
方
面
的
知
識
，
更
多
的
科
學
技
能
，
來
敎
導
學
生
，
培
植
更
多
的
農
業
人
才
。
」

「
快
學
成
了
，
國
內
很
多
大
學
都
約
我
囘
去
任
敎
，
就
在
這
時
候
，
沈
先
生到
大
西
洋
城
出
席
世
界
糧
農
組
鏃
會
議
，
會

後
，
他
就
趕
到
明
尼
蕨
逹
州
的
一
個
小
鎖
來
看
我
，
那
時
我
正
在
那
裏
，
負
査
玉
米
、
牧
草
的
改
進
試
驗
工
作
。
」
在
異
國
的

小
鎮
，
師
生
重
逢
，
那
情
景
，
那
感
覺
，
一
直
到
現
在
，
蔣
彥
士
依
然
歷
歷
在
目
。
「
沈
先
生
當
時
對
我
說
，
『
我
想

，

這
一

生
我
都
不
會
再
有
機
會
到
這
個
小
地
方
了
。

』
」

沈
先
生
越
過
千
山
萬
水
去
看
蔣
彥
士
，
目
的
是
告
訴
他
，
囘
國
後
應
該
囘
到
中
央
農
業
試
驗
所
工
作
。
蔣
彥
士
在
感
動
之

餘
，
只
有
滿
口
答
應
。

「
他
做
事
就
是
這
樣

，
要
做
，
一
定
徹
底
地
去
做
。
」

在
蔣
彥
士
的
生
命
中
，
對
沈
博
士
有
着
特
殊
的
情
感
及
特
別
的
感
激
，
他
鄉
重
而
具
感
情
的
說
：
「
這
一
生
，
我
都
感
激

他
，
而
且
也
以
他
爲
模
範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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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
父
與
才
子

素
有

「
才
子
」
之
稱
的
物
理
學
家
沈
君
山
，
就
是
沈
博
士
的
公
子
。

沈
君
山
除
了
在
科
學
上
的
造
詣
外
，
從
學
生
時
代
一
直
到
現
在
，
他
都
是
具
有
多
方
面
才
藝
的
一
位
，
文
章
寫
得
好
外
，

他
是
橋
牌
國
手
，
也
是
圍
棋
高
手
。
沈
博
士
一
提
到
這
位
愛
子
，
臉
上
的
笑
意
一
定
是
更
濃
、

更
深
。
而
才
華
橫
盜
的
沈
君
山

，

對
父
親
，
他
是
敬
畏
又
推
崇
：
「
爸
爸
眞
了
不
起
」
。

從
小
，
沈
博
士
對
沈
君
山
的
管
敎
是
極
嚴
的
。
「
我
是
以
身
敎
爲
主
，
我
喜
歡
諮
書
，
也
希
望
他
們
多
諮
書
。
」

沈
君
山
在
豪
大
唸
書
時
，
非
常
活
躍
，
尤
其
喜
歡
橋
牌
和
圍
棋
。
有
時
深
夜
囘
家
，
絕
不
敢
叫
門
，
都
是
爬
牆
而
入
。
有

次
，
就
被
啓
察
看
見
，

還
誤
以
為
是
小
偷
°

沈
君
山
很
喜
歡
說
這
樣
的
一
個
故
事
：

「
民
國
四
十
四
年
全
省
橋
牌
比
賽
，
我
得
了
冠
軍
，
當
我
興
沖
沖
地
將
銀
盾
獻
給
父
親
時
，
他
將
我
的
銀
盾
放
在
厠
所
中

。
後
來
我
妹
妹
在
衞
理
女
中
得
了
英
語
比
狂
的
冠
軍
時
，

父
親
就
高
高
興
興
地
將
銀
盾
放
在
客
廳
，

我
說
父
親
偏
心
，
他
的
理

由
是
，
唸
害
時
應
專
心
求
學
，
不
應
有
太
多
活
動
。
」

在
唸
中
學
時
，
沈
君
山
極
為
好
動
和
調
皮
，
嚴
厲
的
父
親
，
想
想
決
定
用
古
人
「
易
子
而
敎
」
的
方
法
，
他
將
沈
君
山
交

給
好
友
錢
天
鶴
管
敎
，
也
是
飽
學
之
士
的
錢
先
生

，
也
就
毫
不
客
氣
地
代
友
人
管
敎
起
沈
君
山
來
。

對
沈
君
山
來
說
，

如
今
的
學
問
與
成
就
，

都
應
歸
功
於
父
親
的
薰
陶
和
敎
誨

，
也
因
此
，
他
對
父
親
的
感
情
更
爲
依
戀
和

敬
仰
。

退
休
後
的
生
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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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
博
士
是
位
虔
誠
的
荸
督
徒
，
從
學
生
時
代
受
洗
起
，
此
後
的
六
十
年
間
，
他
必
定
天
天
祈
禱
及
看
聖
罷
。

「
我
做
人
，
是
本
着
宗
敎
的
猜
神
和
孔
夫
子
的
道
理
。
」

對
學
生
、
對
同
事
，
卽
使
是
對
朋
友
，
沈
博
士
的
做
人
都
是
很
成
功
的
，
因
此
，
學
生
慕
敬
他
，
同
事
服
從
他
，
朋
友
喜

愛
他
，
問
起
他
做
人
的
密
訣
，
他
說
：
「
賀
賀
在
在
的
做
人
做
事
就
行
了
。
」

在
他
的
生
活
中
，
他
時
時
記
得
：
視
別
人
如
視
自
己
，
就
抱
着
這
種
幼
吾
幼
以
及
人
之
幼
的
信
念
，
使
得
他
處
處
都
留
下

了
友
誼
，
也
時
時
會
收
到
囘
報
。

「
對
任
何
事
必
定
盡
心
盡
力
，
成
敗
紙
不
放
在
心
上
。
」

「
我
是
經
歷
過
困
窮
的
，
因
此
我
喜
歡
贈
助
有
困
難
的
人
。」

在
敎
學
生
和
待
同
事
時
，
他
總
是
「
他
們
的
長
處
不
忘
誇
讚
，
有
了
缺
失
私
下
規
勸
，
我
們
應
鼓
勵
大
家
用
自
己
的
長
處

，
以
改
進
自
我
的
短
處
。
」

因
此
他
勸
簿
人
時
，
必
定
是
先
稱
牘
再
批
評
；
－
方
面
勉
勵
，
一
方
面
勸
導
。
「
我
總
以
善
意
對
人
，
不
批
評
人
，
也
不

苛
責
人
。
」
而
他
也
時
時
記
得
「
要
寬
以
待
人
，
嚴
以
責
己
。
」

毅
力
和
耐
心
，
該
是
他
成
功
的
鑰
匙
。

「
我
每
天
必
打
太
極
拳

，
從
二
十
歲
到
現
在
，
六
十
年
來
我
必
定
天
天
打
，
那
怕
是
在
飛
機
上
，
我
也
會
比
割
幾
招
。
」

「
以
前
我
是
抽
煙
的
，
大
概
是
十
五
年
前
，
讀
者
文
摘
上
的
一
篇
文
章
說
，
抽
煙
可
以幫
助
思
想
，
但
抽
煙
也
可
以
使
思

想
突
然
地
中
斷
。
想
想
這
句
話
很
有
道
理
，
從
那
天
起
我
就
下
定
決
心
戒
煙
，
一
戒
就
成
功
了
。
」

我
問
他
喝
不
喝
酒
，
沈
博
士
笑
了
。

「
紹
興
是
出
酒
的
地
方
，
從
小
我
就
能
喝
酒
。
」
不
過
他
很
有
節
制
，
只
好
酒
而
不
酗
酒
。
「
我
的
藎
，
最
好
的
紹
興
酒

可
以
喝
三
、
四
斤
。
」

日
常
生
活
中
，
除
了
看
書
｀
寫
作
外
，
他
還
雅
竺
平
劇
，
每
有
好
的H
割
，
他
必
要
是
思
實
的
觀
衆

。
「
我
不
跳
舞
，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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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打
牌
。
」

不
過
，
十
三
年
前
，
他
的
「
肯
肯
舞
」
技
遠
拿
過
冠
軍
。
問
起
這
檔
雅
事
，
沈
博
士
哈
啥
大
笑
。

二
九

六
四
年
我
到
日
內
瓦
出
席
聯
合
國
會
議
，

會
後
到
巴
黎
遊
覽
，
應
大
使
的
邀
請
去
觀
裳
夜
總
會
的
表
演
，
突
然
宜

布
要
場
內
観
衆
擧
行
肯
肯
舞
比
裴
，
我
與
兩
位
美
國
人
，
一
位
法
國
人
被
選
，
大
家
穿
起
了
裙
子
，
比
箕
時
我
想
這
簡
單
，
打

幾
手
太
極
拳
就
好
了
，
沒
想
到
還
得
到
冠
軍
，
一
時
連
報
上
都
登
了
照
片
，
也
出
了
陣
小
鋒
頤
。
」

如
今
他
已
經
退
休
了
，
不
過
，
他
可
是
閒
不
住
的
人
，
因
此
，
農
復
會
的
顧
問
室
就
成
爲
他
每
天
必
到
的
工
作
室

，
「
我

在
這
裏
會
客
，
也
寫
寫
文
章
。
」

顧
問
室
中
的
書
架

上
，
排
列
着
不
少
的
中
英
文
的
書
籍

，
以
及
一
夾
夾
的
參
考
資
料
。
「
在
這
裏
寫
文
章
方
便
，

資
料
全

有
。
」他

的
著
作
眞
是
不
少
。

「
我
的
著
作
是
由
思
想

、
研
究
、
環
境
需
要
而
成
。
常
先
思
想
一
個
題
目

，

經
數
年
研
究
試
驗
調

査
得
到
結
果
或
結
論
寫
成
短
文
。
短
文
累
積
，

再
傘
編
成
書
。
」

算
算
自
己
的
成
績
，
從
民
國
九
年
至
六

十
三
年
，
共
有
中
英
文
著
作
二
百
九
十
五
篇
，
中
文
的
農
書
三
本
、
英
文
農
書
三

本
，
以
及
那
本
「
沈
宗
瀚
自
述
」
。

「
退
休
後
我
的
研
究
興
趣
依
然
不
斷
。
」
因
此
，
在
他
的
手
上
仍
在
忙
着
兩
篇
硏
究
。
一
是
「
臺
涇
家
庭
農
場
的
改
進
」

，
一
是
有
關
大
陸
農
業
的
蓴
霍
。

「
人
的
年
紀
可
以
老
，
研
究
興
趣
可
不
能
斷
。
」
除
了
在
書
房
寫
作
外
，
他
也
時
時
到
鄉
野
參
觀
。
「
上
星
期
三
我
就
到

屏
東
參
觀
養
魚
、
養
蝦
的
研
究
。
」

苦
幹
煎
幹
，
一
份
永
不
衰
竭
的
熱
誠
，
使
得
這
位
有
着
中
國
綠
色
革
命
之
父
的
學
者
，
永
遠
生
活
在
浩
洵
而
豐
足
的
學
問

之
海
中
。

誌
．
胡
有
瑞
女
士
一
系
列
爲
本
判
撰
寫
之
學
人
專
訪
，
已
定
名
爲
「
現
代
學
人
散
記
」
，
將
於
近
期
內
由

霫
評
書
目
出
版
釷
印
行




